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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算尽
匪夷所思

邮递员给一家单位的收发室投递
完邮件，然后沿着马路骑车离开。钟
爱华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诧异道：“好
奇怪啊。”我问他怎么了。钟爱华说邮
递员都是分片儿的，一般一个人负责
一个城区内的特定几条街，可他刚才
明明是在金水区，但现在过了马路，从
区划上说已经进入管城区了，这不符
合投递规矩。

我摸了摸下巴，若有所思：“这么

说，他跨区是为了把寄到阎山川家的订
货信送出去？”

一想到这种可能性，我们两个人
精神一振跟上去。我们看到邮递员过
了马路，把自行车停在一座五层大楼
前，捧着一大堆邮件进去，过了5分钟
才出来。出来以后，邮递员没有继续
前进，而是车头一拐，穿过马路回到金
水区。

他这个举动，无疑证实了我们的猜
测。钟爱华问我接下来怎么办，我说你
去跟邮递员，你把相机给我，我进楼里
去看看。

这大楼一进门是个开阔的大厅，从
大楼外的牌子上看到，里面有会计师事
务所、旅游公司、法律咨询、某某驻郑州
办事处、图书编辑室等。

我径直走到前台，装出特别焦急的
样子，说有一封特别重要的信件递错
了，必须找回来。前台小姑娘说有一家
公司是邮递员直接送上去的，在四楼，
叫新郑图良工艺品有限公司。

我抬腿走上四楼，只见一个紧闭的
磨砂玻璃门上贴着一张打印纸，上面写
着“新郑图良”。我一看这名字，就知道
肯定有蹊跷。

国家有明文规定，制贩高仿古代工
艺品是合法的，制贩赝品是违法的。可
是高仿和赝品之间的定义特别微妙，它
们的区别只是在买卖的时候是否明确

告知性质。说白了，同样一件唐三彩，
你说这是高仿的就合法，您说是在乾陵
里挖出来的就不合法。

我在门口观察了一会儿，没急着敲
门，而是转回楼下，从纸箱子里悄悄拿
走一封寄给本楼一家杂志社的信，又借
了张信纸和一个空信封。我在信纸上
潦草地写了几句话，放进信封，然后写
上阎山川家的地址，贴了张邮票将信封
好，再走上楼去。

我敲了敲门，门很快开了一条小
缝，一个女人探出头来，一脸警惕地看
着我。我把两封信递过去，满脸堆笑：

“你好，我是三楼律师所的，刚才我上楼
的时候看见邮递员掉了两封信，估计是
你的，给送过来。”

女人的表情稍微缓和了点，她接过
两封信，飞快地扫了一眼信皮，然后将那
封杂志社的信还给我说：“这封不是。”

我接过信，有意无意往办公室里张
望了一眼：“你们是做工艺品的？我认
识几个朋友，需求量挺大的，有兴趣合
作一回吗？”

“对不起，我们这儿不对外。”女人
生硬地回答，然后把门给关上了。

我捏着信，举起相机对着这家公司
的门拍了几张。我认为这家叫新郑图
良的公司，肯定是老朝奉的制假产业链
中的一环。

我把杂志社那封信送回前台，离开

大楼。等我走到刘记羊肉烩面时，钟爱
华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我把相机
给他，让他送到附近的冲洗店去冲洗，
有一个小时就能拿到照片。

我们俩进了小店，点了两碗羊肉
汤、两碟小菜，边吃边说。钟爱华告诉
我，那个邮递员回邮局以后，跟谁也没
接触，直接回了家，钟爱华还记下了他
家的地址，然后我把新郑图良的事跟他
讲了一遍。

钟爱华问：“那咱们接下来怎么
查？盯着进出新郑图良的所有人？”

我略作思考，随即摇摇头。这个办
法工作量太大，光靠我们两个根本没法
做。更何况，老朝奉是很精明的人，他
肯定在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设置了
安全措施。

这家新郑图良工艺品公司，应该就
是第二道环节的保险所在。从我的观
察来看，这家公司只是个皮包公司，并
不真正经营业务，它唯一的功能就是收
信汇总，与造假的工坊保持单向联系。
老朝奉会派人打电话过来，或者找人来
取订单。公司办事员既不知电话是哪
里打来的，也不知道取单子的是谁。

“那可怎么查啊？”
我喝了一口羊肉汤，说：“你去把照

片取回来吧，那里面有答案。”
（摘自《古董局中局2：清明上河图

之谜》马伯庸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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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长跑
催人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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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当我再次回头观望时，那盒巧克力
不但已经被拆开，而且被分为等量的三
份。在那一刻，我突然醒悟过来，我为
什么会与这俩货齐名了。

那天晚自习之后，凌一尧终于收拾
课本离开教室，而我远远地尾随着她，
手里紧握着分来的巧克力。走到一个
光线黯淡的楼道口，趁四周没有别人，
我赶紧上前拦住她的去路，摊开手心将
巧克力递了过去。那巧克力几乎被我

的体温融化，有些扭曲。而在她抬眼看
我的一瞬间，我内心微微一颤，陡然想
起递交情书的那个夜晚。

“什么呀？”她低声问道。
我说：“巧克力……”
她望着那巧克力，又望了望我，最

后还是小心翼翼伸出右手。但她的手
太小，盛不下那么多，我壮着胆子拉开
她的衣兜，将巧克力全部装了进去。

她咬着嘴唇，羞答答的。
“你先下去吧，我等会儿再走。”我说。
底下的楼层有其他班级的学生走

动，我们俩的关系太特殊，不太方便走在
一起，错开一点才能避开那些风言风语。

“嗯。”她点头应道。
我趴在拐角的扶手上，俯瞰着她

沿着楼梯一层层地走下去的身影，突
然我惊奇地发现，所谓“爱屋及乌”，它
的表现几乎立竿见影，当你爱上一个
女孩时，你会爱上她平日的一颦一笑、
姓名的一笔一画，甚至连她的脚步声
也悦耳空灵。

在巧克力事件之后，我和凌一尧的
关系莫名其妙地出现好转，仿佛她轻易
就被几块巧克力贿赂了。我们之间那
层隔阂以及我曾经对她的怨恨，在一夜
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不
言不语的默契。不过，每次在校园里相
遇，我们都与以前一样互相视而不见，
但我还是清晰地看见，她的嘴角总浮现
着一丝几乎无法察觉的微笑。

“你眼瞎啊，她一直板着脸，哪里有
过微笑？”大乔非常直白地反对。

子石也挠着脑袋，一脸困惑：“难道
这就是皮笑肉不笑？”

我只能慨叹这两个蠢货的无知，
告诉他们有些东西“只有相爱的人才
能体会”。

凌一尧后来说，那大半年里我们是
在用意念谈恋爱，没有一句对白。

当时，学校正在申请“国家级重点
示范高中”的称号。为了迎接素质教
育检查团的视察，学校举办了一次声
势浩大的秋季运动会，还从体校借了
外援来捧场。

那三天全校处于停课状态，对我而
言这不过是另一个形式的假期而已。
然而，科代表对我发出通牒，我这才发
现自己竟有整整半套黄冈密卷的作业
没写，运动会一结束就要交作业，我不
得不加班加点地赶抄答案。

教室里只有两三个人，凌一尧忽
然来我们班找一个名叫蒋倩倩的学霸
妹子，也是她初中时的同学。我躲在
书堆后面，偷看她们低声说笑，虽然不
知道她们在聊些什么，可是看见她眯
眼一笑，我也忍不住跟着龇牙咧嘴。

不料，她扭头看见我时愣了一下，
双眼瞪得大大的。

我赶紧低头假装写试卷，再抬头时
她已经站在我旁边，我一紧张，赶紧把
答案纸往桌斗里塞，比考试时被监考老

师发现还慌乱。她伸手把那份答案掏
出来，失望地说：“我还以为你在认真学
习呢，原来是在抄答案。”

我惭愧地说：“偶尔为之……”
她又问：“你怎么从来都不和我说

话呀？”
我说：“我怕写检讨。”
她的小脸涨得通红，焦急地辩解

道：“那个真不是我干的！我把你那
封信夹在英语课本里，被曹老师翻
到了！”

我有些委屈地说：“你知道姚千岁
说了什么不？他说我是‘害群之马’，自
己不学好还去骚扰人家品学兼优的女
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都这样
说了，我怎么敢再和你说话？”

她将信将疑地说：“姚主任是想用
激将法吧？”

我哼了一声，说：“如果我以后有
出息，这就是激将法；如果我没有出
息，这就是他的神机妙算。不过他也
没有说错，我的确是癞蛤蟆想吃天鹅
肉，可能再过多少年，我还是他手里的
反面教材。”

“你后悔了？”她低声问道。
我说：“不知道……”
她说：“不知道就是后悔了！”
我看着她那清澈的双眸，认真地

说：“我没有后悔。”
（摘自《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

要嫁人了》李海波 著）


